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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学诗（彝族）

早些年，我的一位当医生的忘年
交朋友老唐来找我，交谈之时，我说
我感到近来思维有些迟钝，老是存着
一份担心，便问他这是否属于脑动脉
血管硬化，也就是近年来人们常说的
大脑进水之类。老唐笑笑说，从你的
言谈举止看，还不像，倒是你楼下的
一位同事可能患有此症。我大惊，这
位同事正值中年，身体也颇为强健，
便问何以见得。老唐说，昨天我来找
你，在楼下碰见这位老兄，人倒是热
情客气，说话也慢条斯理：“这位老同
志，您找谁呀？啊，找老彭啊，好，好，
哎，您贵姓呀？”我一一作答。今天
来，在楼下又碰见这位仁兄，仍然是
一样的热情客气，一样的慢条斯理：

“这位老同志，您找谁呀？啊，找老彭
啊，好，好，哎，您贵姓呀？”老唐模仿
得惟妙惟肖，让我笑了好一阵。笑毕
我问，这就是脑动脉血管硬化的症状
么？唐医师说，要下个正式的诊断，
得经过例行的检查，但我可以告诉
你，平时要老有这种表现，就值得警
惕了。昨天经历的事，今天毫无印
象；昨天看过的书，今天翻开又是新
的；昨天说过的话，今天又说一遍
——北方人叫说车轱辘话；甚至刚从
某某那里听到一个消息，转过背又当
成新闻向某某发布回去。还有，说到
某个人名、地名，话到嘴边，死活就是

说不出……
没等他说完，我便大叫，可怕

呀！后面这种情况我也有！
老唐说，别紧张。偶尔一两次，

不算的，年轻人有时也会犯这种毛
病，关键看是不是经常性，如果经常
性发作，无论老年青年，都不妙。

说到经常性发作，我倒想起一个
熟人，唐医师说他也认得。此公姓
柏，从年龄到资格，毫无疑问都在德
高望重的行列里。抗战的时候，柏老
曾经在重庆追随聂绀弩、邹狄帆一起
在党的外围组织办过进步小报，也写
过一批很不错的诗歌。不知从什么
时候起，此公慢慢地变得让大家害怕
起来。倒不是他有多么凶，而是他的
一些言谈举止很让人吃不消。

20 世纪 70 年代，地区文化局每
年都要召开创作会议，我们便有机会
从各县云集桂林。一年一度的见面，
固然使朋友们无比的高兴，而最让人
兴奋的应该说是两件事情，一是能够
十人一桌的吃宴席，解决那年头油水
匮乏的问题；二是到了晚上，集中在
招待所房间里海阔天空地聊天，交流
各地发生的奇闻趣事。客观地说，每
次聊天劲头最大的就是柏老，但是给
我们造成灾难最大的也是他老人
家。大家一坐定，柏老就打开了话匣
子。题目很大——重庆谈判内幕，我

们对他的期望值自然也就很高。可
是一直讲到半夜十一点，我们竟然从
他嘴里一点内幕资料都没有得到。
也就是说，他所反复宣讲的，都是报
纸上，或者是毛主席著作里都有了的
东西。要说有什么收获，倒是他自己
的一些小经历让人有些难忘。比如
他说他们到印刷厂印进步小报，困了
经常铺几张旧报纸，就地一滚，便睡
了等等。

此公也怪，他竟然以为我们还不
知道毛主席当年到了重庆。每每说
到关键处，便表情凝重地将我们所有
的人都扫视一遍，压低了嗓门，用绝密
的口吻向我们宣布——毛主席当年
到了重庆！我们心里都纳闷，毛主席
到了重庆，这谁都知道的呀，倘若毛主
席他老人家连重庆都没到，怎么跟蒋
介石谈判呢？大家仍然耐着性子，一
则看在他德高望重，二则寄希望于他
下面多少总会披露一点绝密材料。结
果一直熬过十二点，他竟然说的全是
众所周知的东西。所有的人都像看一
场倒霉的电影，总希望后头有一两个
精彩镜头出现，结果直到散场都一直
令人失望，弄得个个都呈瘟鸡状。

可怕的还不止这，第二年的创作
会议，晚上仍然是他包场，主讲的还
是去年已经讲过而他自己以为没有
讲过的“重庆谈判内幕”，众所周知的

内容仍然使用绝密口吻。半途一些
年轻人实在熬不住，想用打哈欠、咳
嗽、频频上厕所来干扰他，他竟完全
不为所动，实打实地讲到半夜十二
点，才跟同志们依依惜别。好端端一
个美妙的夜晚又叫他给毁了，呈瘟鸡
状的各位也只好认了倒霉，于是宽衣
解带，蒙头睡去。谁知，刚要进入梦
乡，“笃笃笃”，有人敲门，是柏老，他
说他刚才漏讲了一点，不来补充怕对
不住大家。各人只好拥被而坐，又被
他折磨掉半个钟头。

显然，此公大脑进了水——这是
唐医生下的结论。

我尽管不是医生，却对老唐下的
这个结论表示了不敢苟同。接下来
我举出证明柏老大脑没有进水的例
子，竟使身为医生的老唐也无话可说
乃至有点肃然起敬起来。

我说柏老除了爱讲一些重大事
件内幕外，还有一个爱好也是众所周
知的——任何时候，桂林市的三家大
电影院的门票，他口袋里都有。这对
于当年想看一场好电影却求票无门的
人，柏老简直就是救星。有一年的创
作会，正好放映日本故事片《望乡》。门
票半个月前早已售罄。要解决全体与
会人员的票，文化局的领导也表示无
能为力。关键时刻，柏老站了出来，从
口袋里摸出一把票来，人手一张，尽管

分别安排在不同的影院和不同的时
段，大家也几乎要喊柏老万岁了。当
然，我们从心底里羡慕的，还是柏老所
在单位的同事，无论来了什么新电影，
像《追捕》《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这些
新片，只要他们想看，那是绝无问题的。

不过听一位柏老的同事说，时间
一长，也难免会出现忘记付给柏老票
钱的事情。有一次，柏老忍无可忍地
拦住他们文化馆的一位美工，说他去
年有两张票的钱至今未付。那人先
是否认，但一看从柏老那瞪圆了的血
红的眼睛里射出的蔑视和鄙视的光，
便改了口，说我想起来了，不过不是
两张，是一张。柏老斩钉截铁地说，
两张！于是，一张——两张！两张
——一张！竟然吵翻了天。最后，美
工软了下来，想用一句玩笑话来下台
阶。说，好好好，两张就两张，不过，
要钱没有，我头上这顶呢子帽还值几
个……没等美工说出一个“钱”字，柏
老便从美工头上一把揪下呢子帽，

“啪”地用力摔在地上，仍旧抬起头
来，把那血红的圆眼毫不留情地盯住
他。这时，文化馆长看不过眼，走过
来打圆场，说，柏老，你也别太认真
了，一个单位的人，低头不见抬头见，
凡事得留个面子。这时，柏老唰地转
过身来，把血红的圆眼锁定文化馆
长，大吼一声：“你也有两张！”

没错，你的大脑真的进水了！

一
听说苗族歌手来南宁参加全区少

数民族民歌展演，在邕苗族同胞激动不
已，立即订了一个地方，邀请那些土生
土长的苗乡才子佳人一起聚餐叙乡情。

正值秋天，窗外挂着雨帘。当我抵
达饭店时，表弟唐桂平和韦鼎英、郑华、
景华、王锋等在邕苗仔们，已经先期抵
达，正在交流全区民歌展演的有关热门
话题。

也是歌手出身的贾景华介绍说，由
融水苗族自治县民族局老局长、老歌手
凤绍师率领的该县苗歌协会代表队，一
共六人，分别是《苗山情》的原唱梁江
合，《芦笙与姑娘》原唱梁桂花，《家住元
宝山》的原唱梁翠荣，以及苗族著名嘎
林（又称苗笛）演奏人石志平、凤绍勤，
他们都是融水第一届民歌大赛的获奖
者，也是苗山群众喜闻乐见的著名歌
手。

二
民歌是苗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相传在蚩尤时代就开始流行
民歌展演，经过几千年的传承和发展，
目前保存三种不同的艺术形式。

最具影响力的是苗歌大赛。每年
的苗族芦笙坡会，都同时举办苗歌大
赛。梁江合、梁桂花、梁翠荣等歌手曾
多次参加苗歌大赛并获奖，早已是村村
寨寨老少皆知的名人。

最受老百姓欢迎的是苗歌对唱。
在农闲季节或是重要节日，人们自筹经
费，请来他们喜爱的男女歌手，在村里
对唱苗歌。对唱的内容包括古歌、情
歌，还有新歌、心歌，都是情节起伏、感
人至深的歌曲。

最为温馨的是苗歌伴唱。春节期
间，几位青年男女，备好酒菜，请来苗族
老歌手，演唱他们喜爱的古老民歌。一
般情况下，老歌手会一边拉着伴奏乐
器，边奏边唱，情景交融，情感交错，情
节起伏。由于苗族古歌内容丰富，篇幅
较长，一首古歌要两到三晚才能演唱完
毕。

三
大约是七点的样子，苗族歌手们，

披一身的雨点，带一路的笑语，愉快地
走进包厢，和大家握手致意。

凤老局长最先发言，他说，有幸参
加全区民歌展演，观赏南宁、柳州、桂
林、河池、百色等10市23支少数民族民
歌队伍的民歌展演，还有广西壮文学
校、外国语学院等 7个特邀节目表演，
两天时间分享了全区最具民族特点和
时代精神的 31个节目，让我品尝到丰
盛的文化大餐，感到很幸福、很自豪。

梁江合当场演唱了《苗山情》，并逐
一给在座的在邕同胞敬酒。然后说，观
看完他们的苗歌演唱之后，评委老师的
客观评价是，新颖但苗味不够，时尚但
传统不够，感人但艺术不够，亮丽但震
撼不够。四个好评、四个不足，让他认
清了自己，找到了不足，看到了希望。
所以，回去以后，要组织融水苗歌协会
的歌手们，加强学习，强化训练，努力提
高表演水平。

梁桂花现场演唱了《芦笙与姑娘》，
然后发表感言。她说，这次参加全区民
歌展演，让她深深地感受到表演的气场
很重要。这次展演的节目中，凡是最有
气场的民歌，都能震撼人心、感人肺腑，
都是传唱久远、家喻户晓的民歌。恰好
在这一点上，苗族民歌展演缺乏应有的
气场，这是今后需要改进和创新的重要
内容。

石志平用嘎哈（指二胡型苗族传统
乐器）演奏了自己的作品《苗山同年
节》，演奏完毕后，他说，苗族民歌，由于
历史、文化和环境的原因，适合广场形
式的表演，但不适应高大上的舞台展
演。因为嘎哈作为伴奏乐器，声音低
沉，情感沉重，节奏缓慢，感染力不强，
舞台效果不佳。今后，要结合展演大舞
台的需要，学习借鉴三江侗族琵琶歌演
唱、富川黑山村瑶歌表演、平果县壮乡
嘹歌、上林壮歌演唱等技艺和技巧，探
索创新苗族民歌展演的新方法、新途
径，提高苗族民歌的展演水平。

窗外雨不停，厢内歌不断。苗家
人相聚欢歌，祝贺全区民歌展演的成
功举办，分享民族团结和谐的丰硕成
果。

为了寻找广西诗歌发展新的
突破口，8月27日，由广西作家协
会主办的第二届（2018）广西花山
诗会在贵港市举办。贵港市市长
农融，广西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
石才夫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广西
作家协会主席东西主持。

《作品》杂志社社长、著名诗
人杨克，中国诗歌网总编辑、诗
人、评论家金石开，拓夫、凡一平、
朱山坡、盘妙彬、非亚、黄鹏等区

内外著名作家、诗人 60多人受邀
参加诗会。

石才夫在致辞中说，“花山诗
会”是广西诗友的盛会，是文学桂
军打造的诗歌平台。在刚刚结束
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举旗帜、聚民心、
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
务，强调要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
作品的生命线。希望作家、诗人
认真领会，体现广西作家应有的

格局和眼界，不断提高创作水平
和质量。

杨克、金石开、石才夫、东西、
凡一平围绕“广西诗歌如何出名
家名作”作了专题演讲；与会作
家、诗人就“新时代文学创作的格
局与创新”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诗会期间，还举办了花山之夜.广
西原创诗歌朗诵会，拓夫、非亚、
黄鹏等 20 多位诗人现场精彩演
绎了他们的原创诗作。 （老树）

苗家歌手参歌展

寂静的下午，不知从哪里飞来一只蝉，它扑打
着翅膀，没头没脑地在我的书房里飞腾，迎头撞在
明净的窗玻璃上。这只蝉，全身乌黑发亮，稀薄的
羽翼上透着明媚的阳光。它的到来，让我想起在乡
下老家生活的那段日子。

那时候，老家的屋后有一片小树林，每到盛夏，
树木的叶子相当繁茂，树冠像绿伞在屋顶上撑起，
把细密的阳光筛落在重重树影间，整个老屋掩映在
浓密的树荫里。那些潜伏在树枝和叶片缝隙间的
蝉虫，早已拉开嗓门，吟唱着夏日的恋歌。

小小的蝉儿为何有如此响彻天籁的歌喉？后
来，我查阅了相关资料，知道蝉的整个生命周期极
其短暂，它们的大部分生命是在泥土深处度过的，
直到夏季，蝉的成虫才会挤破地表，爬到树上，蜕壳
吟唱。这时候的蝉正处在发情期，雄性蝉虫依靠空
空的腹体发声，来吸引雌性蝉虫的注意，从而获取
交配权。原来，小小的蝉虫是为了生命的延续而奋
力高歌啊。

小时候有一天，我在屋前的草丛中捡到一只蝉
壳，母亲告诉我，那是蝉衣，是一种药，拿到市场上
可以卖钱。待到秋风渐渐转凉，挂在树枝和叶脉上

的蝉衣，便开始在瑟瑟秋风中掉
落下来，蝉声也日渐稀薄，最后消
失殆尽。

一个蝉衣一分钱。当我攒到
足够卖到一元多钱的蝉衣后，树

上的叶子已经大部分变黄，屋前的空地上落下许多
黄叶。在打扫院子的时候，我时常可以捡到许多蝉
衣。 第二年夏天，树木又吐出繁茂的绿叶，新生的
蝉儿又在浓密的枝叶间鸣唱。我倚靠着窗台，期待
着秋风的来临，直到落叶满地，我又可以来到树下
捡拾那些掉落的蝉衣。

年复一年。就这样，我告别了童年。
现如今，乡下老家所处的乡镇正在向周边的村

屯扩展，我家老屋附近的山坡也在几年前被夷为平
地，山坡上的树林也随之消失，已经找不到蝉虫栖
息的树林。

现在，误入我屋子的这只蝉或许飞累了，它正
安详地趴在我的书桌上，一动也不动。倏地，它又
扑扇着翅膀飞了起来，紧接着重重地撞到了透明的
玻璃窗上。莫非这只蝉是为了寻找那片栖息的树
叶而来？正当我出神时，蝉已经飞得不知去向，它
大概通过窗户的缝隙飞了出去。

第二天，我重新把纱窗敞开，后来又把窗帘换
成绿色，我期望来年新生的蝉儿能够拥有一片新的
绿洲，拥有一个可以自由栖身、鸣唱的家园。

第二届广西花山诗会在贵港举办

岜莱岜莱

□□ 韦联成（壮族）

听 蝉


